
就读本地男校的中五生A手持他一直戴著上学的假发。摄：林振东/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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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抵抗校园性别定型，平机会、法庭成为捍卫选择权的新战场

“我们好像齿轮，人们不在意齿轮有何感想，只要符合形状、持续运作，就没所谓。齿轮长时间维持痛苦状态，但
他们不会在意。”

香港 深度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hongkong/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性别不安 性别定型 非二元性别认同 跨性别 LGBTQIA

【编者按】本文会按受访者意愿，用ta、她或他作为代名词。 


中五生林泽骏在7月19日发布短片，指就读的香港东华三院黄笏南中学在一个半月前以违反仪容规例为

由，威胁会剥夺ta参与学校活动的机会或直接停学，要求ta把盖耳的头发剪去。ta最终就范，但已循平等

机会委员会（下称平机会）投诉学校违反性别歧视条例。相关投诉被接纳，将在8月进行调停或调查。


截至7月30日，片段的观看次数超过68万，留言数目近3000，支持者横跨不同年龄层和性别︰有人同样是

学生，被发禁煎熬但哑忍，对林泽骏的遭遇感同身受； 有人早已毕业，但想到当年为了符合校规标准，剪

了个讨厌的发型，现在仍耿耿于怀。

一下子，这些早被视为约定俗成、不能撼动的规定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校园性别定型的受害者，不只

一个。

“在林同学公开发声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可能香港只得我这样想。最近我才知道，林同学的个案可以引起

这样大反应。”就读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的中五生黄永熙说。他束短马尾、两侧头发剪短。原来早在一年多

前，他就学校男生发禁的校规向平机会投诉，调查仍在进行阶段；他同时有意提出民事诉讼。

由头发延伸出来的，除了仪容规定，还有学校和社会对性别议题的灵敏度。林泽骏的发声会否掀起一场颠

覆性别认知的讨论？这些被视为“不守规矩”的人在捍卫甚么？教育界又该如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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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9日，中五生林泽骏发布短片向平机会投诉校规禁男生留长发涉违《性别歧视条例》。影片截图

保卫头发的抗争 


在片段中，林泽骏质疑校方性别定型和歧视，认为原生性别男生留长头发是“烂仔行为、影响市容”，漠视

学生心理需要。对于学校以校誉和卫生理由去禁止男生留长发，林泽骏认为学校教学水平与头发无关，女

生留长发也没有问题。林泽骏同时提到自己有性别不安。

片段公开后，黄永熙联络上林泽骏，因为终于找到一个同路人，“我留长头发是为兴趣，想知道自己长发好

不好看，但后来发觉身边同学标志了我，也是我自己一个Icon，它给了我一个肯定。”黄永熙说。

一年前，有老师因他留长发而拒绝让他考试，要之后补考，其后学校以违反校规禁止他到课室上课。他有3

个多月时间要在医疗室，透过安装在课室的镜头看直播。黄永熙没有反抗，也觉得没有必要自行走到课

室，但他同时也萌生了用机制维权的念头。“我当时这样告诉自己：我觉有自己没错，找了些意见，都相信

自己正确。”

访问时，他带着一部分和平机会交涉用的文件，包括电邮回复和大大小小的证明书。那叠厚重的纸上，铺

满密密麻麻的文字，见证着他的抗争。

黄永熙同样以梁国雄案为例，质疑校规的合法性。民主派政治人物梁国雄以一头长发为标记，绰号“长

毛”。2011年，梁国雄冲击立法会递补机制论坛，在2014年入囚四星期，一把长发于服刑期间被惩教署剪

短，他质疑惩教署的行政规定歧视男囚犯，提出司法覆核。终审法院在2020年裁定梁国雄胜诉。

判词指，构成直接性别歧视有四项元素组成： 一名人士获得的待遇与另一位性别不同人士有别；两名人士

的情况相若或没有重大不同；投诉人获得的待遇被对比那位人士差；有关差异是基于性别。其中第三点是

核心争论点。

法官指，惩教署署长无法证明社会对男女形象的定型和确保监狱纪律有关，而且无法解释男女囚犯为何有

不同待遇，以及这差别为何对男囚犯不构成较差的待遇，即女囚犯可以个人选择留长发或短发，但男囚犯

不能。

然而于2021年2月，有消息指惩教署更改规定，男女囚犯一论要剪发，女囚犯的头发长度不得长于腋下。 




中五学生黄永熙。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永熙参考这个案例，把抵制校园性别定型的战场，拉阔到社会寻求公平对待的机制上。 


根据平机会网页，投诉人以书面形式向平机会提出投诉后，平机会会委派个案主任进行初步调查。若觉得

适当，平机会先会建议双方提早调停。如未能达致和解，平机会会进行全面调查，或再建议双方参与调

停。若两次调停后还未有协议，投诉人可向平机会申请其他形式的协助。

第一次调停时，平机会派出一位职员在场，代表老师跟黄永熙和其家人面对面会谈。 


他形容，调停气氛冷静，“双方都知道对方想要甚么。”职员的角色像主持，会邀请双方轮流发言和出房间

讨论，整个过程长两小时。“纯粹是当着他的面，交换一次我们事前已经争论过、已经知道的事......行政上

的程序，让平机会知道多一次，实际上没有任何调停的作用。”

学校在调停会上提出方案，称可设立机制让学生申请留长发，经学校审批后就有机会获准，但遭黄永熙拒

绝。他说，投诉的目标不是自己可以留长发，而是要求废除相关造成性别定型的校规；如申请不是“象征

式”，即不是每位同学都能获批留长发，他不能接受。

在没有和解方案下，平机会由2021年10月起展开全面调查，进度和过程保密，事隔10个月，仍未有结

果。

他说，当初找平机会是因为自己不能正常上课，担心情况持续会影响学业，同时要让学校知道自己不是“躺

平”。而平机会与法庭不同，会接受未成年人投诉。未料，事件拉锯多时亦未有进展。

“它（平机会）给我的角色纯粹是书面上的法定机构，除了我可以留个底，说是已经投诉之外，我不认为它

有任何作用。”他说。

因为不满意学校的方案，黄永熙阅读不同文件后，“真的没有其他办法”，现在将目标放在法庭。 




中五学生黄永熙。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永熙今年17岁，未成年人在法律上被归纳为“无行为能力”，须寻找一位18岁或以上成年人成为他的“起

诉监护人”，代表其申请法援，展开民事诉讼和抗辩。若申请不成功，他或要等到2023年初成年，这也能

赶上在事件发生后24个月内要提出民事诉讼的期限。

即使毕业离开了校园，黄永熙说他仍然会展开民事诉讼，迟早会和学校对簿公堂。“如果我成功地开了一个

判决的先例，不单对自己，对全港学生都有益。”



“我想迟早法院总会给我一个答案。” 
 但若输了官司，他可能要缴付讼费，到时唯有“见步行步”。 


一个中学生，为何下了如此大决心？“你相信了一件事，觉得自己没有做错，而且找到证据。我曾经质问自

己有没有做错，我发觉可能真的没做错。这样看，如果我不做，我有种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黄永熙就读的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回复指，有关个案现已由平机会处理中，现阶段没有进一步回应，以免

影响平机会的工作进度。

在事件后，黄永熙说没有感到被学校针对，也追上了之前没有到课室上课而落后的进度。他说身边同龄的

朋友多数支持自己，有成年人会觉得他“不守规距”，也有人愿意听他的理据。

而林泽骏则说，由向平机会争诉开始，便知道自己“不能回头”，因为对平机会机制成效存疑，所以决定拍

片自白，带动舆论压力。“我的心情是化悲愤为动力，要把所有事做完，要把所有事做好。”

被迫剪头发后，林泽骏本来消沉了一段时间。剪的时候，ta避开了镜子；回家后情绪涌上，大哭一场，把

镜子搬出去房间，“不想见到自己”和其他人，更想过不上学，后来经曾教导自己的老师排解情绪和自我开

解，便念头一转，决定透过机制挑战性别定型。

“不应该为了这件事不上学，因为做错事的不是我，我不应该剥夺自己学习的权利，我反而更应该要上学，

去面对它。”林泽骏说。

“应该Take action（行动），就是现在的时候。” 


正式向平机会投诉前，林泽骏说曾跟性别友善团体和学校的师兄讨论，也有想过向教育局投诉，但因教育

局机制规定需先循学校投诉，对学生来说不可行。

而林泽骏就读东华三院黄笏南中学回复传媒，同样是指事件已交平机会处理，为免影响有关程序，现时没

有进一步回应。

翻查资料，2007年，当时一位老师邝皓凝因被学校多次要求穿裙上班，向平机会投诉。在调停失败后，平

机会入禀区域法院，为她状告学校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最终校方提出庭外和解，道歉和作出赔偿，以

及承诺改变穿着规定。

https://hk.news.yahoo.com/%E8%B3%AA%E7%96%91%E7%A6%81%E7%94%B7%E7%94%9F%E7%95%99%E9%95%B7%E9%AB%AE%E6%B6%89%E6%80%A7%E5%88%A5%E6%AD%A7%E8%A6%96-%E4%B8%AD%E4%BA%94%E7%94%9F%E5%90%91%E5%B9%B3%E6%A9%9F%E6%9C%83%E6%8A%95%E8%A8%B4-234428147.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911/00176_030.html


就读本地男校的中五生A。摄：林振东/端传媒

戴假发上学，于校规下游走 




有人走向机制去寻求公义，但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校园里隐藏了更多不被看见的眼泪。 


“我真的将它放到很前，头发这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对我很重要的身体一部分。”就读本地男校的18岁中五

生A说。他头发及肩，刚好可以让他用橡筋随意地绑个发髻 ——但这形象只能在假日示人，为了符合校

规，又不想将真的头发剪去，他从一年半前戴假发上学，把头发藏起来。

两年前，在A中三时，他喜欢上一队乐队，想模仿结他手留长头，也发现了自己“偏爱的形态”，“很Free

（自由），没有束缚，反而短头发时就好像被人锁死在框框内。”

因疫情关系，课堂改到网上，A便让头发自然留长，渐渐到了鼻子位置，当时未有引起学校注意。有一次他

要回校考试，便把头发用发夹固定在头的两侧，不盖著耳和眼眉。A早到了学校，温习时被经过的训导主任

盯上，指责他头发过长，趁着考试期前的时间，把他拉到学校附近的发型屋，在门前说给他做个“选择”：

要么就回家，放弃考试，要么就把头发剪掉，回校应试，说罢就离开。

“学生头，唔该（有劳）。”A回想他当时这样告诉发型师。为了学业，他“心如死水”，想着剪多少、怎样剪

都不紧要，反正要和其他男学生一模一样。剪刀一挥，一撮又一撮的头发唰唰落地，有5、6厘米。电动剪

发器又在他耳边嗡嗡的徘徊，铲走了鬓角。回学校路上，他忍不住眼泪。

“我的身体好像被人删去一部分。”他说，“虽然头发可以长回来，但需要的时间很长。那部分头发都是我珍

惜的身体一部分，就像手手脚脚重要。”

A意识到，他的长头发和学业不能共存。那次经历成为了他的梦魇，为了不再让悲剧重临，他在中四下学期

开始戴起短假发，“其实我这份人没有毅力，觉得人生没有甚么意义，但反而在头发上，我莫名其妙好想保

护它、好想捍卫它，觉得这是我其中一个人生意义。”

上学出门前，A必然对着镜子完成整套动作：先把发网套在颈，将头发拨出发网外，发网向上拉至额头发线

位置，把头发塞入发网，在发网尾打圈，若头发太长，便要用发夹......最后盖上假发，整个过程花不了10

分钟。

A避过学校的责罚，但换来“精神虐待”。他觉得自己屈服在学校的规则下，戴假发是“自我否定”和“扼杀自

己”。

“会觉得很讨厌，我不假设自己是这样，为甚么要塑造这样的自己？”他说，“是难堪的。去厕所时，洗手抬

起头，看到镜子，啊，又是这个样子。”

A续说 香港天气潮湿 在校园的时间有要7至8小时 假发戴久了 发际线开始冒出汗疹 发痒也要强



A续说，香港天气潮湿，在校园的时间有要7至8小时，假发戴久了，发际线开始冒出汗疹，发痒也要强

忍。上体育课时，A不会带体育服更换，上课时只会独个在旁边做卷。其实，一些老师是知情的，同学们也

支持他，觉得他“有毅力去捍卫这件事”，但他怕一旦假发脱掉，学校就会叫他离开，重演之前的情况。

渐渐地，他开始缺课，试过连续两个星期没有上学，出席率低令他担心无法升班。他有想过转校，但怕找

不到选修科目相应的学校，而且只有一年就考文凭试。

“其实我很想读书，但正正在这个位限制着我可不可以读书，因为我只要不戴假发，我就不可以入学校上

课，但戴假发对我来说很痛苦。”他说。

A也曾据理力争。有好几次他直接束长发上学，但门前的训导老师把他拦截，和他“聊一聊”。“都是告诉

你，只要你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你走吧，学校不会欢迎你。”

他曾正面与校长对话，陈述了和林泽骏在片中类似的原因。校长听的时候不时点头，但最终也以“学校有学

校的规矩，你如何也要符合”的理由，拒绝他以长发造型留在学校，让他早退离开。

“人们经常说，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我们就好像一个个齿轮，维持社会运作。人们不care齿轮是甚么感想，

只要你符合形状、继续运作，就没有所谓。可能这些齿轮长时间维持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他们不会

care。”A说。



从小Aaron就十分抗拒穿裙、留长发的Aaron，现在是一名跨性别男性。摄：林振东/端传媒

教育局对学校仪容标准的制定没有指引，而适用于资助学校的《学校行政手册》列明，校规“应以培养学生

自律为目标， 并设法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让学与教能够有效进行”，必须“简单、清楚、合理和精简”，旨

在“教导、辅导和保护学生”，“ 在执行时要公平及一致”。

林泽骏拍片剖白会向平机会投诉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翌日回应指，每间学校的文化不同，因应不同的价

值观教育或希望营造的校风制定校规。她又指，行政手册上对校规有清晰指引，相信学校能根据专业处

理。

教联会副主席、本身是中学校长的邓飞在7月22日接受商台访问，认为校规的制定和执行是基于“整洁朴

素”，不是性别定型。他指男生较“大汗”，因此应留短发。若平机会要求学校让步，教育界将面对很大震

荡。在7月23日另一个访问中，邓飞指学校是照顾未成年人的地方，可“适当地、审慎地保守”，不用事事

紧贴潮流。

“规范了男生要做一样事，或期望某一个外观，然后女生要一个外观，很明显是基于性别有一个分别，所以

我觉得是性别定型。”中大社会科学院助理院长（跨学科课程）、性别研究副教授黄泓说道。“出发点如

何，这不影响结果是不是性别定型。”

她说，性别定型有不同种类，包括行为、性格，而非所有性别定型都完全没有根据，例如男生较容易暴力

倾向或女性母性较强，但这不能代表每个男、女生个体都是如此。

她又指，外观的性别定型是常见和强烈的，但人往往难以察觉或承认这些设定。在父母和环境的影响下，

小孩在几岁时对外观已有取态，因为性别而喜爱或厌恶某种颜色和衣服款式。现时大多数的已发展国家仍

存在性别定型。

但历史上，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望是不停转变，黄泓举例说，在古代，中国的男人会留辫子，英国的男

性会穿蕾丝和穿丝袜。

而香港学校在校服和仪容上的规定从上世纪起，随着教育发展、历史和审美观演变，成为现在的模样。根

据《 校服岁月：图说香港校服史》一书所写，晚清时期的私塾，校服以便服为主，男生穿长衫马褂，薙发

留辫，少数可以上学的女生以上袄下裤或裙款式为主，戴发簪等饰物。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20720/s00001/1658289784584/%E4%B8%AD%E4%BA%94%E7%94%B7%E7%94%9F%E6%8A%95%E8%A8%B4%E5%AD%B8%E6%A0%A1%E9%AB%AE%E7%A6%81%E7%8D%B2%E5%B9%B3%E6%A9%9F%E6%9C%83%E6%8E%A5%E7%B4%8D-%E8%94%A1%E8%8B%A5%E8%93%AE-%E7%9B%B8%E4%BF%A1%E5%AD%B8%E6%A0%A1%E5%8F%AF%E8%99%95%E7%90%86%E5%BE%97%E5%88%B0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7%A4%BE%E9%81%8B/%E6%95%99%E8%81%AF%E6%9C%83%E9%84%A7%E9%A3%9B%E6%8C%87%E7%94%B7%E7%94%9F%E3%80%8C%E5%A4%A7%E6%B1%97%E3%80%8D%E6%87%89%E7%95%99%E7%9F%AD%E9%AB%AE-%E4%B8%8D%E7%94%A8%E6%8E%A2%E8%A8%8E%E3%80%8C%E6%A0%A1%E8%A6%8F%E4%BF%82%E5%92%81%E5%AE%9A%E3%80%8D
https://www.hk01.com/%E6%95%99%E8%82%B2/795641/%E4%B8%AD%E4%BA%94%E7%94%9F%E5%B0%B1%E5%AD%B8%E6%A0%A1%E9%AB%AE%E7%A6%81%E5%90%91%E5%B9%B3%E6%A9%9F%E6%9C%83%E6%8A%95%E8%A8%B4-%E9%84%A7%E9%A3%9B-%E5%AD%B8%E6%A0%A1%E5%8F%AF%E9%81%A9%E7%95%B6%E5%AF%A9%E6%85%8E%E5%9C%B0%E4%BF%9D%E5%AE%88%E5%B0%91%E5%B0%91


在1920年代后，西服取代唐服，男生剪去辫子，女生剪短头发。潮流亦令不同校服的款式冒起，学生有时

亦可反传统装扮自己：战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或因应大陆和香港工业发展，有学校把旗袍转成

工人裤、吊带西裤或吊带裙；1970年代，受“嬉皮士风”影响，不少男生留长发至耳朵或肩的位置，中间分

界或把浏海拨向一方； 同一年代，外国的“迷你裙”风吹到香港，学校也把校裙变短。

“如果有人说男性不可以留长头发，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是规矩，不用讨论、不用挑战，我觉得不是这

样。”黄泓说。

“有些校规的实际作用在哪，而且是否一旦set up了，所以永远不用再讨论......我觉的这样忽视了不同文化

对于性别定型的分别，以及在历史上，有很多性别规限都改变了。”



17岁的中五生Yuki是一位跨性别女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男女设定框不住的人 


“这不单单是性别议题，这里面对性别的认识很二元，”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陈洁华说。“它否定

了每个人的性别气质是多样化。即使你生理性别是男性，不代表你一定可以有一种性别气质。”

17岁的Yuki今年就读中五，是位跨性别女生。她在中二、三时开始有性别不安，看戏和玩电子游戏时会代

入女生角色，之后认同自己是女生和抗拒男生的身份和身体。一开始的改变是心理上，不希望被看作男

生，之后是偷偷穿女装。这些她都没有告诉父母和学校。

中三、四时，Yuki开始留长头发，与A和林泽骏一样，这举动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及阻止，每天上学都是一场

和老师的捉与躲。为了避开站在门前老师的目光，她总会混入人群中，匆匆跟其他学生们进校。有一次，

训导老师在门口抓住Yuki训话了10多分钟，说她“不是做明星”。“好像我头发长一点是罪大恶极。”Yuki

说。

然而，上到课室后，Yuki又要应付班主任的冷言冷语，带点嘲讽地问她“怎么还是这样。” 


“当然不解释，这东西怎样解释？” Yuki说。 


一位要好的老师曾建议Yuki戴假发，使她痛心的是，她知道老师是出于善意、为她好，结果却造成伤害。 


“我本身因为性别认同的问题，很不喜欢自己，身体很不舒服，对身份上也不舒服，但学校在这事上不是帮

助我，是制造麻烦给我。”



中五生Yuki。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Yuki向家人出柜，家人接受并支持她，也为她向学校提出要求，让她束长发上学。出示医生纸

后，学校最终默许Yuki留长头发。可是，除头发外，一切如常。她仍要穿男生的校服、使用男洗手间，但

她再未有向学校提到需要，“没有期望学校帮我，不要害我就算了。”

Yuki说，每当学校以性别界分和标签事情，例如以性别分组，都刺到了她的痛处。令她不舒服的，是学校

的环境，“很清楚分了谁是男、谁是女，那我就像一个异类。”

如果可以从裙子、裤或其他款式的校服选择，又会怎样选？Yuki说不知道，只要想快点挨过中学的阶段：

“我觉得裙裤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是标签了裤是男、裙是女，这才是问题......如果中性点的话，可能是体

育课运动衣？会舒服一点？但我又很怕别人的好奇心。”

陈洁华指，香港教育对性别议题认知落后有一篮子因素：师训教育没有系统性教导准老师性别议题，他们

只可以选修有关科目；学校遇到问题时，教育局没有指引，要学校个别处理； 学校要处理课程改革，性别



问题相对不重要，而且还要着重传统。

“学校有时很有趣的是，他们不喜欢学生太不同。当有学生走出来说自己的不同时，他们有个倾向觉得是标

奇立异，或者这种不同是负面的，于是觉得我们要整齐，要校服， 所以有时会忽视这些不同。”陈洁华

说。

任教性别研究的她说，社会不断变化，“现在我觉得如果你说Gender（性别），不讲Transgender（跨性

别）、Intersex（双性人） ，或者LGBTI议题，你会觉得有些事缺失了。”

“在学校分男女排队、去女厕，我的心也很不舒服。”Aaron说。 




中五生Aaron。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一所基督教学校就读中五的Aaron是跨性别男性，一头清爽短发、中性便服打扮，他在校外自由做自

己，把规矩都抛开，但回到校园，他还是守规矩地穿上校裙、进女厕、在女更衣室换上运动服。

纵使生在女性身躯，但多年来Aaron心里住着的是男生灵魂，“我知自己天生被分配是一个女性，但心都会

不舒服。”他呢喃道。

从小Aaron就十分抗拒穿裙、留长发，直到小学六年级在网络上接触到介绍跨性别的影片，他发现自己并

不是唯一面对这种性别不安的人。经过不断探索、了解，他确定了自己的性别认同为男生，并在中二那年

向家人坦白。

没有强烈谩骂，但却也没有表态支持，家人不温不火的取态，加上学校的保守取态和宗教背景，Aaron不

曾向老师表明自己的性别认同，但就暗暗立下决心，在成年后做性别重置的手术。

在还有一年多的校园时光，Aaron除了背负一般学生的学业、交际烦恼，还有一半烦恼是他在面对性别认

同上的情绪。上游泳课堂时，要穿上紧身的泳衣、在水中摆动自己的身体，这些都令他感到赤裸、暴露。

他会“自己㔷埋（自我隐藏）”，“每次都想快快游完、、快快下课，有时也会用生理期的借口。”

直到去年，Aaron鼓起勇气，跟志同道合的同学向学校申请开办关注性小众群体的学会，希望在学术层面

带出讨论，也让在校园某角落独自不安的性小众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一人。

从萌生想法，到讨论实行方针、拟定活动，再到撰写计划书，Aaron和同学筹备数个月，当中不乏非性小

众的同学参与。无奈事与愿违，学会的申请在长达数星期的审批后遭校方反对。当时老师与数个负责同学

开会通知，而同学在会内也一度争取，表示只是希望从学术角度探讨议题。不过，Aaron指会内校方的态

度强硬，因此认为再争取也不会被接纳，只好无奈放弃。



“负责老师找过我们，说因为社会对于这些议题未有这么容忍和接受，学校作为社会的缩影也不应该对于这

些太容忍。这是他们的逻辑。”Aaron说起，还是有点不忿。

对于校方以“社会接受程度不足”作为衡量的理由，Aaron直言并不合理，认为学校是把自己带宗教背景的

价值观强行加诸在整个社会之中，“我觉得他们尝试说是社会的普世价值，我宁愿他们从学校宗教更加直白

去说，而不是假定了全世界的价值观。”

在Aaron的生活圈子中，有不少朋友是认同性别多元化，亦有校内同学在社交平台上创建的群组讨论这些

话题，群组内有近40人。

“禁绝这个话题（性小众），延伸下去是禁绝有这些表现的同学在学校存在。”据Aaron所知，今个学年也

有同校学生尝试提出类似性质的学会申请，同样遭校方拒绝，而校长当时则声称会欢迎学生跟老师、社工

等教职人员讨论任何相关议题。

中五生Aaron是一名跨性别男性。摄：林振东/端传媒



因为忠于自己，这些学生们一直猛受来自校方、社会和身边人的压力。林泽骏的片段将他们连结起来，令

他们的诉求得到关注，而打破性别定型的漫长抗争才刚开始。

对于快将和校方进行第一次调停，林泽骏觉得校方在舆论压力下最终可能特事特办，但头发已经失去，“你

让我留长也没有意思”，ta追求的是校方取消发禁，达到“真真正正校规上的改变。”可是，ta对此并不乐

观，亦有意在成年后对学校展开民事诉讼，但还要看未来发展。

访问A时，是星期天。记者问A翌日是否要上学，他侧身望向旁边的布袋，拍拍里面装着的假发，苦笑一

下，“绝望。我要戴假发，整件事是冇瘾的（无聊的），我经常觉得我上学很折堕。”

“我不是甚么怪人，我是个正常想求学的学生，头发长短不代表我是个坏学生、一个反社会的人。”A说。


